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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
农检察人民委员部总务处印章，二级
文物，收藏于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
念馆。印章呈椭圆形，其长径 6.9 厘
米，短径 4.2 厘米，厚 5.1 厘米。木质，
印面楷书，上半部阳刻“中华苏维埃
共和国”，中间内刻“总务处”，下半部
阳刻“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”，左
侧图案为五角星、右侧图案为镰刀锤
头，沾有红色印泥，基本完整。

1931 年 11 月 7 日至 20 日，中华
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
在江西瑞金召开。会议选举产生了

中央执行委员会，作为全国代表大会
闭会期间最高权力机关。中央执行
委员会下设人民委员会，作为中央执
行委员会的行政机关。人民委员会
下设九部一局，其中就有中央工农检

察人民委员部。在省、县、区三级苏
维埃政府设工农检察部，城市设工农
检察科。

工 农 检 察 部 的 组 成 人 员 ，除 部
长、副部长、委员外，还配备指导员、

控告局长、调查员、秘书以及管理突
击队和工农通讯员的人员等。总务
处是工农检察部的内设机构，负责工
农检察部的综合管理工作。

（文字：闵钐 朱廷桢）

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检察
人民委员部总务处椭圆形木印

（二级文物 收藏于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）

（图片提供：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）

本报讯（记者郭树合 通讯员孙春芳 于红燕） 没有设备、没有本钱、没有
手艺，不想出力，还想赚钱，30 多岁的曹某想到了一个“空手盗”的主意。近日，
经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检察院提起公诉，法院以盗窃罪判处曹某有期徒刑四年
六个月，并处罚金 3 万元；判处谭某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，缓刑二年，并处罚金 1
万元。

2022 年，曹某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，并处罚金 5000 元。刑满
释放后，曹某一心想着挣点“快钱”。他将目标锁定在了自家表哥经营的一个停
车场。经过多次踩点，他发现这个停车场内放着很多旧的铁质零部件，而且几个
大门都看守不严。

2023 年 3 月，曹某先租了一辆叉车，又让租车店的老板帮忙联系了一辆货
车。之后，他让司机开着叉车和货车来到表哥经营的停车场，指挥叉车司机将一
个柴油发动机、一个破碎锤、四个集装箱抓臂装到了货车上。随后，曹某请叉车
司机帮忙找地方将货车上的东西卖掉。叉车司机询问东西是谁的，曹某回答是
自己表哥的。叉车司机帮他联系了一家废品收购站。就这样，曹某将从停车场
偷来的东西按照 2500 元一吨的价格卖给了经营废品收购站的谭某。谭某通过
微信向曹某转账 1.1万余元。随后，曹某加上了谭某的微信。

除了停车场，还有哪里能再挣到“快钱”？曹某想到朋友之前提过，某路口东
边经常停着三辆半挂车车头，应该是报废了，便想把这些车头偷着卖了换钱。
2023 年 3 月底，曹某通过微信联系谭某，称某路口并排停放着三个半挂车车头，
自己受朋友委托要把其中一个车头卖掉，并且让谭某自己找拖车将这个半挂车
车头拉走。

第二天一早，谭某就找来拖车司机来到曹某所指的路口，看到一辆红色半挂
车车头停在那里，没有车牌，紧锁车门。随后，谭某再次联系曹某，询问是否真的
要卖掉，曹某回答“卖”，并称自己有事去不了，让谭某直接把车拖走。双方约定
在附近的一个地磅处见面。

拖车的时候，因为半挂车车头刹车没有松开，谭某就从路边捡了块石头砸碎
了左车门玻璃，进入驾驶室内松开刹车把车头拖走。随后，谭某和曹某将车头过
磅，仍然按照 2500 元一吨的废铁价格买卖，谭某通过微信向曹某支付了 1.9 万余
元。过了两天，见没有警察上门，曹某又联系谭某将路口的另一辆半挂车车头以
同样的方式卖了 1.7万余元。

很快，曹某被抓获归案。公安机关侦查发现，除上文中提到的 3 笔盗窃事
实，曹某还先后 6次实施盗窃，金额共计 7万余元。谭某也同样受到法律惩罚。

路边停放的半挂车车头
竟然被他当废铁卖了

□本报记者 范跃红
通讯员 周丹娜 梅子衿

一起生产、销售伪劣产品案背后
有个神秘人，他用尾号“0084”的手
机号码在幕后指挥。检察机关通过声
纹鉴定，最终锁定幕后黑手李某甲。
日 前 ， 李 某 甲 被 法 院 以 销 售 伪 劣 产
品 罪 、 走 私 普 通 货 物 罪 判 处 有 期 徒
刑 十 二 年 六 个 月 。 近 日 ， 他 被 押 往
监狱服刑。

神秘来电

浙江三门人金某和好友周某花费
38 万元合伙购买了一艘渔船，原本只
是 想 用 来 出 海 捕 捞 做 点 小 本 生 意 。
2020 年 9 月，一名陌生人交给金某一
部金色苹果手机，并表示事后会有人
联系他。正当金某感到疑惑时，尾号

“0084”的电话号码来电了……
“ 电 话 那 头 的 人 操 着 台 州 口 音 ，

说自己是做走私假烟生意的，知道我
有一艘渔船，想让我帮他把假烟从外
海运回来，事后会给我一笔好处费。
对方还说如果我愿意做，就留着这个
苹果手机。”据金某供述，他知道走
私假烟是违法犯罪行为，但想到对方
会给予丰厚的好处费，便抱着侥幸心
理 咨 询 了 在 某 反 走 私 部 门 工 作 的 朋
友。朋友明确告知金某帮忙运送走私
烟系犯罪行为，希望金某能提供相关
信息，帮助抓获该犯罪团伙，金某答
应了。

2021 年 1 月 13 日 ， 手 机 尾 号
“0084”的机主再次联系金某，表示 3
天后将会有走私烟送到，让他将渔船
开至福建省海域，运送 300 余箱走私
烟到三门县浦坝港镇双峙码头。金某
思来想去，还是决定与周某一起干一
单，便没有将此次行动告知在某反走
私部门工作的朋友。当晚，金某和周
某驾驶渔船去了福建外海，在出海之
前，还召集了几个朋友等着到双峙码
头卸货。2021 年 1 月 16 日晚，金某等

人在卸货过程中被当场抓获。公安机
关现场查扣各种疑似伪劣香烟 15324
条 ， 后 经 烟 草 质 量 监 督 检 测 部 门 鉴
定，这些卷烟均为假冒注册商标且系
伪劣卷烟，涉案价值 310余万元。

露出破绽

2021 年 3 月 19 日，金某、周某涉
嫌销售伪劣产品案被移送三门县检察
院审查起诉。

金某、周某犯罪事实清楚，证据
确实充分，但从案卷上看，金某等人
只是运送假烟中的一条下线，其供述
的手机尾号“0084”的神秘老板到底
是谁？金某是否还有其他隐瞒？

带着疑问，三门县检察院检察官
对金某进行了多次提审，供述中的一
处 细 节 引 起 了 检 察 官 的 注 意 。 金 某
称，手机尾号“0084”的老板曾派人
与其一同前往辽宁丹东寻找可以卸货
的码头，并给了他 2 万元好处费，让
他 打 听 一 起 走 私 案 的 办 理 情 况 。 其
间 ， 与 金 某 联 系 的 手 机 尾 号 “0084”
的老板声音一直未变过，但除了从对
方口音确认其系台州人外，具体联系
方式、真实姓名均不知。

为查清真相，承办检察官一方面
引导公安机关调取金某去丹东当天的
所有航班信息及同航班乘客信息，另
一方面让该院技术部门协助恢复金某
苹果手机中的数据。经对航班乘客进
行筛选并让金某对照片进行辨认后，
办 案 人 员 锁 定 了 一 名 叫 李 某 乙 的
乘客。

李某乙到案后，承认曾与金某一
同前往丹东，但表示只是想在禁渔期
偷偷出海捕鱼并找码头上岸，对走私
假烟一事矢口否认。经对金某的手机
数据进行恢复，办案人员虽然发现手
机内还留存着一条手机尾号“0084”
的老板的语音，但受限于技术问题无
法进行声纹鉴定。

“我们重新对苹果手机来电情况
进 行 查 询 ， 发 现 金 某 在 丹 东 这 天 除
了 收 到 来 自 尾 号 ‘0084’ 的 电 话 来
电 ， 还 收 到 过 李 某 乙 打 来 的 一 通 电
话。”承办检察官介绍，经对该号码
机 主 进 行 查 询 ， 发 现 该 机 主 系 李 某
乙的哥哥李某甲。

身份揭晓

手机尾号“0084”的神秘老板到
底是谁？李某乙所使用的电话号码的
机主为何是李某甲？

“正当我们一筹莫展的时候，刚好
接到了台州市检察院的电话，有了上
级院的帮助，案子很快有了新进展。”
承办检察官说。

原来，台州市检察院办理陈某涉案
价值 2000 余万元的走私假烟案时，陈
某供述其上线系李某甲，但李某甲到案
后拒不承认犯罪事实。台州市检察院在
进行大数据检索时发现，三门县检察院
曾对李某甲的弟弟李某乙立案调查，所
以来电了解相关情况。2021 年 12 月 22
日，经台州市检察院提起公诉，法院以
李某甲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其有期徒
刑十年六个月，并处罚金 50 万元，后
其进入金华某监狱服刑。

“李某甲是否与我院所办案件也有
关？”出于职业敏感，检察官当即就该
案的基本案情及现有证据积极向台州
市检察院汇报。随后，在台州市检察
院牵头下，2021 年 11 月 22 日，金某
手机内尾号“0084”的语音被提交至

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声
纹比对鉴定。经鉴定，根据语音聊天
信息、渔船对接地点，再结合文字聊
天中出现的具体卸货经纬度，可确认
金某上线系犯罪嫌疑人李某甲。李某
甲也正是因为怕台州市检察院办理陈
某走私案时把他牵扯出来，才给金某
2 万元钱让其去打听陈某走私案的办
理情况。但金某收到钱后并未找人了
解案情，而是将钱用于日常花销。至
此，幕后老板终被查清。

2021 年 6 月 18 日，经三门县检察
院提起公诉，法院以销售伪劣产品罪
分别判处金某、周某有期徒刑七年，
并 处 罚 金 50 万 元 。 2021 年 12 月 23
日，该院依法对李某甲以销售伪劣产
品罪进行追诉。面对铁证，李某甲辩
称是金某向其卖货，拒绝认罪认罚。

今年 4月 15日，经三门县检察院提
起公诉，法院采纳检察机关的全部指控
事实和量刑意见，以销售伪劣产品罪判
处李某甲有期徒刑十年，并处罚金55万
元；同时，因其此前犯走私普通货物罪
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，并处罚金
50万元，两罪并罚，决定执行有期徒刑
十二年六个月，并处罚金 105万元。目
前。案件判决已生效。

尾号“0084”的手机号主人究竟是谁
浙江三门：通过声纹鉴定揪出销售伪劣产品、走私案幕后黑手

姚雯/漫画

□柴春元

“ 靠 窗 一 侧 ，并 不 是 说
一定有窗。”

“靠窗座位本来就应该是有窗户的吧，文字逻辑就应该是这样。”
近日，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文称，自己花了 700 多元买的高

铁一等座，希望有个舒适的乘车环境，可座位却并不靠窗，本想
着可以靠着窗户看看风景，没想到一上车却是这样。该网友向
12306 投诉。12306 客服表示，高铁每趟车的外形和组织结构并
不相同，所以买到 A 或者是 F 靠窗座位，上车之后确实可能出现
位置靠窗但并不一定有窗的情况。此消息一出，迅速引起了网
友的关注和热烈讨论（据 5月 19日光明网）。

“我有时坐在不是正面窗户的时候都会不开心”，网友纷纷
加入讨论，并非“斤斤计较”。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善和出行
条件的提高，追求一个相对舒适、性价比高的座位并非过分之
想。虽说事出偶然，这位乘客好不容易抢到了“靠窗座”却没坐
到实际靠窗的座位，心生不满也属正常，更需注意的是，他的相
关消费者权益是否受到了侵害？这才是对此展开进一步探讨首
先需要弄清的问题。

问题的关键，在于“靠窗座”这个叫法。“靠窗座”是否一定
要靠窗？如果说“靠窗座”是高铁方面一种意思表示，也被写入
了购票合同，还印在了车票上，那么在双方对此产生歧义时，根
据我国民法典相关规定，应当按照所使用的词句确定它的具体
意思，这就是合同解释中的“文义解释”。按照普通人的通常理
解，靠窗座的确应该是靠着窗的，将“靠窗”解释为“靠窗一侧”，
在文义上很难成立，高铁也很难避开“违约”的指责。

但实际上，“靠窗座”并非对高铁座位的“官称”。我们知道，
高铁上的座位一般都是 A 座和 F 座靠着窗，将“A 座”和“F 座”喊
成“靠窗座”，只是一种“民间叫法”。如果高铁方面将“靠窗座”
解释为“靠窗一侧的座位”，很难说就构成了违约乃至合同欺
诈。“乘客买到 A 或者是 F 靠窗座位，上车之后却发现位置靠窗
一侧但并不一定有窗，这种情况是可能的”——12306 客服的这
个说法有一定道理。“如果乘客想选靠窗座位，建议向车上乘务
员反映，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，看能否更换座位。”——这样的
建议也展示出了善意和热诚服务的精神。

可不管怎么说，买了“靠窗座”却并不靠窗，的确会让有的
乘客感到不适、不满乃至去投诉。价格相同座位却存在明显差
别，这也的确可以说是一种“尴尬事儿”。怎么破？把尴尬化解在
合同履行时双方相互体谅的善意之中，可以说是一种值得提倡
的办法。既然一方拿出了善意和服务精神，另一方就需要展现
出足够的体谅和理解了。要知道，即便是票价完全相同、全部靠
窗的座位，其具体差别也总是多少存在的，很难说完全一致。因
此，在座位差别不足以影响到客运合同的基本内容时，高铁和
乘客双方都该拿出一定的善意来。而善意履约，通常也是合同
顺利履行与合同目的实现不可或缺的条件。

从进一步提高服务水平、更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角度来看，高铁方面有必要
进一步完善服务，如通过更为细化的座位划分 （通过添加备注等），尽量让乘客感
到消费公平。此外，对于购票软件“选座”页面上的“窗”等标注，也应想办法
使其更加细致、明确，以免引起误解，有效避开宣传或标注不实的嫌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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